
获读顾农先生新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

明》（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很是欣喜。顾

先生与我，皆已步入衰朽之年，签赠我的扉页，他

特意题了一句：“此书既出，我也就归隐了。”数年

前他完成的这本洋洋洒洒三四十万言宏著，多磨

之后遂了出版好事；今我拜读下来，又禁不住能

感慨几句，面世，感慨，均为先前未曾料到的。陶

渊明研究，我于门外远之又远，岂敢指陈书里得

失，然而书名中“不一样”三字令人眼睛一亮。平

素我俩屡次聊及“不一样”这个话题，现今他诉诸

笔端，想来会引起学界瞩目。

自古国人有“独尊”的学术遗习，研学好“随

大流”。要发表一己感悟，往往思虑再三。稍不

留意，就被视作“另类”“异端”——很不讨喜的标

签，若升级为“邪说”，则祸害近身。现今虽已改

观，但不敢言已尽数消除。每年生产的论文、论

著，多得愁人，愁后世学者哪能读得过来；不读却

放心不下，有悖穷尽资料的笃实学风。问题更

在，这许许多多论文、论著，其说“一样”者比比皆

是。无休止重复谁也不能反驳的“太阳每日从东

方升起”的真理，至于升起时间的迟与早，天气的

阴与晴，种种，少见论析。当然，作者、著者也有

苦衷，屈从于并无效益却很有威力的学术评价机

制或惯常行径，只写东方升起，最为太平无虞。

申请立项，答辩学位，不得不顾忌到评委大人的

固有学术观点。坦陈“不一样”的见解，在年轻学

子，岂能不掂量掂量其风险。这本《归去来》面世

便不太顺畅，多少与此有点儿关联。自然科学的

规律，近亲繁殖易衰，杂交才得强盛。社会科学

亦然，当鼓励创新。罢黜百家必万马齐喑，逢学

术“乱世”而出英雄。远眺“战国”的争鸣局面，近

观“五四”的更新气象，照照学术史镜子，或有助

我们看清楚一些时弊。

与“独尊”相关连，学术主流往往受时代背景

掣肘，背景变化主导意见随之“翻烧饼”。不少

民国作家，若干年来受贬不见天日；若干年后又

完美得白璧无瑕。例子并不鲜见，时阴时阳的学

术环境，我们全经历过的。就说未得经历的历代

陶渊明研究，也是一时一个风尚。一度定格他为

“田园诗人”，渲染他的闲情。因而鲁迅指出，陶

诗并非全然不问世事，也有它“金刚怒目”的一

面。鲁迅本人，被奉作文化“圣人”多年，也曾经

一度被说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鲁迅既不是圣

人，更不是凡人庸人。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立

体地看，不要被投枪、匕首遮掩了他的“回眸时看

小於菟”。他与许广平斗气，躺晒台地上一整

夜。此刻的文化斗士，于可敬之外显露了可爱。

闻这些年的陶研时尚，多强调他政治意识强烈，

颂扬他忠于前朝东晋政权。人是复杂的，作家的

复杂尤加一等。我们不少文学史著作，特别是集

体编著的文学史，往往写成作家光荣榜。学府的

文学教育，社会的知识普及，熟知辛弃疾的“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大多不知他还写过似绝然

相反的作品。看《行香子》这一首：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
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
衰。 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
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再看《西江月 ·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
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
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情绪的颓唐，行世的消极，这般放任，毫不掩

饰。单就数量言，这类词作远多过“气吞万里如

虎”，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更不

能像体育运动会，只认最高成绩。学术研究，不

妨“以偏”，也不可“槪全”。

顾先生说，学界已捧陶渊明上了神坛。他在

《归去来》引言里申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

而自己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

异之处，”这可谓顾农先生撰写此著的主旨，我十

分拥护请下神坛。说到平视传主，未免过于谨

慎。即使说俯视，又何尝不可。我无意鼓吹历史

虚无主义，纵容学术态度傲慢。著者大抵不及传

主高明，绝无资格傲视。但借助时代优势，大可俯

视逝去的古人。不论如何杰出的古代作家，自有

种种个人的局限以至缺憾，历史局限尤其难免。

如果研究不能居后临前，居高临下，历史岂不没有

前进了吗？

上面的再度感慨，絮絮叨叨，无甚高论。其

实学人们背底下谈论多多，我只是敲键盘摆上桌

面罢了。

www.whb.cn

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7笔会

沈 芸

这
是
我
们
工
作
的
意
义

（

木
刻
，

现
藏
中
国
美
术
馆
）

林
仰
峥

陈
老
萌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钱雨彤 whbhb@whb.cn

寻找“林仰峥”

不
妨
﹃
以
偏
﹄
，

不
可
﹃
概
全
﹄

六、大家长

在桂北路206号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说

起，我祖父的桂林时代是一匹不戴辔头的“野

马”，三教九流。“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

戴白手套行吗？”菩萨要拜，鬼也要拜。

太平街12号的这位“大家长”，每天早晨，

是他创建的“每日评报”时段。华嘉记忆犹新：

“夏衍很早就起来，他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

泡一壶龙井，放到嘴边撮一口，走几步，老是在

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了没有？那时候办

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

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

增加的关键。只要张骏华（交通——注）的单

车铃声一响，夏衍就赶快去拿一份报纸来坐下

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只毛笔蘸着红

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

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壁上

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

《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

是自动自觉的。”到了晚上，杜宣记得，“我经常

只能在晚饭后去找夏公，多半是请示（《戏剧春

秋》）杂志的事。每次去时，他的房间总是高朋

满座，议论风生，有时谈得很晚。夜班编辑来

催明晨见报的社论，夏公总是轻轻一笑说：‘请

等会儿，马上就写。’这时我们就不得不作‘鸟

兽散’（这三个字是夏公经常使用的习惯语）。

每天一篇社论，都是他自己写的。”

他天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要写社论、

时评、杂文、话剧，还用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掌

握了二十四盘常用字的排版，并学会了拼版，印

刷厂的工人们不敢再来为难他了。后来他把这

套编排、划版面的编报技术，手把手地教给了在

重庆和上海编《新民报晚刊》副刊的吴祖光，还

亲自手制了一支计算每行字数的标尺。郁风总

结过，我祖父的领导作风，先是手把手地教，而

后放手让他们去干。

有太多的人到过他在楼上的那间屋子。戈

今说：“报社将营业部左侧的长方形厢房分配给

老夏使用。经过收拾，一分为二，前间作为会客

室，陈设了简单的家具，后间作为写作室兼卧

室。”杜宣的描述最详细：“他住在报社二楼楼梯

口朝北的房间，面积大约十二平方米左右。一

张三屉书桌对着北窗，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此

外还有个书架，几把木椅。在书桌上竖立着沈

宁和她弟弟的照片，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

世’。此外，在窗旁又贴了一张白纸条，上面写

着‘本室有蝇虎二只，杀敌有功，尚希仁人君子，

爱护为幸。’所以一走进室内，就感到主人的潇

洒和风趣。”

我祖父很喜欢请人吃零食，后来在北温泉，

杜宣和他一直聊到深夜，准备在隔壁开房间留

宿，“但他又把我叫了回来。他说：‘吃两粒蜜

枣。’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瓶，倒出一些蜜

枣在桌上，他一边让我吃，一边说：‘这是金华来

的金丝大蜜枣，本来是普通的食物，现在可珍贵

啦，故乡风味。’”

广州沦陷，撤离的“八一三歌咏队”已陷于断

炊，林朴晔他们的队长“去了《救亡日报》社，夏公

得知了我们的困境，立即派人买了这一大包糖糕

送给大家，另外又资助了我们伙食费”。后该队

因经济无来源，无法维持而解体，林朴晔“赶到桂

林《救亡日报》社向夏公汇报，夏公关切地说：‘那

你参加抗敌演剧第九队吧。’”于是，林朴晔在

1939年春和几个同志加入了演剧九队。

《救亡日报》的凝聚力像磁铁般地吸引着各

方人士，尤其是年轻人。

周伟一直记得，她与我祖父的第一次见面

是周钢鸣介绍，在太平街12号《救亡日报》社，

祖父热情地请她吃了沙田柚。吕吉、吕恩，一对

表姐妹，姐姐吕吉第一次与祖父见面是1940

年，在桂林广西艺术馆排练夏衍话剧《心防》。

《救亡日报》的小楼她也经常来。她说：“对大

高（灏）、小高（汾）和我，如同对他的女儿一

样。”祖父送给她看《读书生活》《西行漫记》等书

籍。妹妹吕恩是在北碚认识的，她当时是《上海

屋檐下》的崇拜者，到了晚年还记得那天见面请

她吃的一个西瓜，“很甜，很甜！”当得知我祖父

是她表姐吕吉的证婚人，愈发亲近了，旁人插嘴

说：“都不是外人，夏衍先生是你父辈，喜欢你，

你就称他为干爸爸吧！”几十年，她都是这么叫

的，从未改口。

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他们的夏公起了

外号——诗人林林风度活脱脱像普希金，就管

他叫普希金。作家加记者周钢鸣长得较胖，被

称为“肥佬”。当年的彭启一，活泼有活力，浑身

充满朝气，喜欢说笑打闹，送给他的绰号叫“小

狗蛋”。华侨诗人陈紫秋，黑黑的脸膛，长得像

当时流亡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就管他叫

“阿比”。高汾最小，叫“小女孩”，广州时期编副

刊的郁风大几岁，被称为“大女孩”。我祖父常

说，在广州时，《救亡日报》不只“拣”回来了高汾

姐儿俩，他们还在马路边“拣”到了一个十二岁

的名叫“阿华”的孤儿，作为报社的勤务员，一直

跟着报社到了桂林，他的外号叫“细佬”，一次在

漓江水涨的险境中，脱下衣服包裹稿件，顶在头

顶过江，保证了稿件的安全，得以顺利出报。

1941年，皖南事变后，转移到香港的林朴

晔，加入了党领导的“旅港剧人协会”，我祖父向

聚会上的文化界人士介绍说，为扩大影响，请大

家给予支持，这是负责宣传的戈培尔……话音

未落，引来一片笑声，茅公第一个响应，对林朴

晔说：“遵命！戈培尔，我一定写一篇给你，三天

交稿。”林朴晔“想不到几年后，1945年秋在重

庆时，……茅公一见我便笑着说：‘戈培尔驾到，

欢迎欢迎！’相隔已几年，夏公的幽默风趣介绍，

仍然留在茅公的印象中，使我受到欢迎，而且意

外地当时就带回了《清明前后》的剧本”。

杜宣在1942年夏天，因新中国剧社在经济

和政治上受到双重压迫，处境艰难，受派去重庆

向中共南方局请示。对于他的突然到来，在北

碚写剧本的我祖父感到很意外，杜宣一口气将

此行的目的说完，“夏公听了之后，就说，这事明

日一早去找……，说到这里时，他用手作捋胡须

的手势。我们当年称周恩来的代号为胡公。夏

公和熟悉的人谈到周恩来时常常做捋胡子的手

势，我们一看就心照不宣”。第二天，他们渡过

嘉陵江，先到郭沫若家，吃完了一顿于立群张罗

的中饭后，郭老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们去歌乐山

中央医院，见到了周恩来。

《救亡日报》里有高灏、高汾母女三人，也有

林仰山（林林）、林仰峥兄弟二人，却没有男女恋

人，我祖父常以此为调侃：“我觉得很奇怪，报社

的男女青年，居然没有人谈恋爱。”

报社里的学习氛围很足。祖父把《古文观

止》送给爱好古典文学的高灏，告诉年轻的同事

们，这本书不可不读。才16岁，被哥哥林林从

福建带出来，初到报社工作的林仰峥，自小喜爱

美术绘画，向刻字工人借了一把平刀试刻了一

幅《驿站》，引起了黄新波、特伟的注意，他们向

总编辑夏衍提出送他去“绘画训练班”学习。为

此，我祖父赠送了一本丰子恺著的《绘画入门》

给林仰峥，并在扉页题写：“学绘画和建房子一

样，要打好基础。”李克农也特地在旧书摊买了

一本《米勒素描集》送给他。林仰峥从此走上了

美术道路，成为美术编辑和版画家。

对这份以知识分子为阅读主体的报纸，我

祖父认为，一定要打开发行渠道，引进发行人

才。在翁从六和张敏思两任经理的竭尽全力

下，1940年五六月间，《救亡日报》的销路从

2000份增加到3000～5000份，发行到内地，广

东及香港、南洋一带，而后发行数突破了8000

大关，被业界称为“奇迹”。

一张可以勉竭驽钝的，为国家民族尽一点
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
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
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夏衍：《别桂林》）

七、同人

如果说，聚集在武汉三厅属下的各地的抗

敌演剧队是“左联”在白色恐怖时期带出来的

一支文艺队伍，那么，从《救亡日报》《华商报》

到《新华日报》，经历了抗战烽火，又打造出了

一支新闻队伍。

残酷的“文革”岁月结束后，1977年8月8

日，我祖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王仿子在8月

10日就收到了来信：“……今年正是我入党满

五十年，终于重归党的怀抱，不仅对我个人，对

一直关切我的同志，都是一个好消息，因此尽

快向你报告，并请便时转告敏思、高汾等《救亡

日报》诸同志。”

《救亡日报》的同人们，对于我祖父来说，

是一个骄傲而温暖的存在，他们这一群体像一

个大家庭一样，每年至少要来我们家相聚两

次，一般来说，一次是春节，一次是我祖父秋天

的生日。周伟说起1980年，他们一些劫后余

生的《救亡日报》老友相约，为夏公庆祝80岁

生日举行的一次聚会。“那次的聚会活动是由

林林操办的，当时林林在对外友协工作，我们

就借用对外友协的客厅聚餐。那天参加祝寿

的有廖沫沙、林林、草明、郁风、高汾和我，还有

几位是早年《新华日报》的朋友。对外友协的

大厨师帮我们做了一桌美味可口的寿席，夏公

吃得津津有味。夏公是消瘦了一些，但他神态

怡然，谈笑风生。他闭口不讲过去，而是关心

我们，多次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直到家里派

人来接，他才尽兴离去。”

在他们心里，“夏公”已经化为了一种共同

的亲情，围绕着他一起缅怀广州和桂林的时光

是无比幸福的。我祖父的晚年，关于他的身体

健康、起卧饮食近况，甚至家中的猫事，都是大

家关切的内容，“仿子同志：手札收到，盛情甚

感，但我家去冬以来，已成为了多猫家庭，现有

大小猫共八只，送了雷任民（原对外经贸部常

务副部长）一只，尚余七只，预定还得‘输出’三

只，所以您的白波斯猫就不能领受了。夏衍

1989、4、29”。

王仿子非常自豪《救亡日报》同人的气节：

“夏公用他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

者的光辉榜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锻炼成长

起来的人，骨头应该是硬的。他（夏公）对《救亡

日报》同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感到欣慰，在一次

报社同人的叙会时，他说：‘值得高兴的是《救亡

日报》的人没有一个投靠四人帮的。’”

杜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来到南竹竿看

望我祖父：“我去探望他，因受唐山大地震影响，

他房子里撑起一些木架。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拄

着拐棍、瘦骨嶙峋，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不

禁一阵心酸。我什么也没问，我不愿他再回忆

那些受罪的日子。……此外还提到陈紫秋，他

说，陈紫秋的问题还挂在那里，你是否帮他去做

点工作。紫秋也是我的老朋友，当然义不容

辞。”陈紫秋是《救亡日报》的记者，华侨身份，海

外关系，加上受夏案牵连，“文革”中境遇悲惨。

乌云密布的1976年1月，靠边站的张云乔

在珠影厂默默地被退休了，当年替周恩来给张

云乔传达指示的孙师毅早在1966年病逝，张

的女儿，也是孙师毅后娶的夫人张丽敏带着两

个遗孤仍然飘零在凄风苦雨之中。孙师毅留

下的最后遗愿：“我想，我是可以进八宝山的。”

1981年《羊城晚报》发表了我祖父的文章，谈

到张云乔早期的革命工作，及与周总理的交

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1987年，张云乔

的退休被改为离休。

同样是在1987年，2月10日这天，高汾收

到了一封我祖父的信：“此事接到安全部来信，

我已写信证明盖了公章，送给安全部落实政策

办公室了。我附了意见，建议彭启一参加革命

工作可以从1937年8月《救亡日报》时算起。

此事是安全部（上海）负责同志刘??来京时，

我和他谈后，由刘向安全部提议后才来调查

的，可便告彭启一同志。”性格阳光、开朗的彭

启一是在1941年《救亡日报》停刊前后，因其

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在潘汉年的要求下，征

得李克农的同意，调往上海进入隐蔽战线工

作。这段经历，使他受到潘案牵连，遭遇冤屈，

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半生坎坷。潘案平反

后，仍难以昭雪。1985年，在彭启一的申诉材

料上，我祖父写了旁证：“彭启一系《救亡日报》

工作人员，救报停刊后，由潘汉年提出要求，经

征得刘?同意，参加上海《新中国报》和‘岩井

公馆’工作，彭所述情况属实……”高汾收到信

后即刻转告彭启一，他当然十分高兴，这件事

压在他心头数十年，已不抱希望了，他对高汾

说：“这事我不去争了。了解我情况的，现健在

的负责人只有夏公，夏公也多次写了证明材

料，他老人家这么高龄，又这么忙，为我的事那

么费心，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林仰峥是1954年8月30日入党的，比1938

年7月在广州入党的高汾晚了十几年。高汾的

入党介绍人是林蒂和周钢鸣。1955年开始的

内部肃反，林仰峥蒙冤，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押往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后，虽然恢复名誉，

摘了帽，但是失去工作，接下去的日子噩运连

连，困苦度日。而高汾也在1957年错划为“右

派”，发配北大荒。据说，50年代末，林仰峥在

广州白云山农场改造时，某天，看到茅盾夫妇来

休假赏景，他本想上去打招呼，一想到自己衣衫

褴褛，自惭形秽，便作罢了。林仰峥和茅盾夫妇

是“香港大营救”时一起脱险逃出来的。

大概也就是1977、78年间，我祖父平反、复

出的消息传到了广东，昔日的很多老关系都重

新联系上了，我爷爷也不再有牵连他人的顾

虑。临近春节，广东来人从火车站下车，直接搬

来一盆沉甸甸、挂满金果的金桔树和装满一饼

干桶的炸好的甜油角，我爷爷高兴极了！两人

相聚甚欢，彼此又把激动的心情压抑在心里。

南国的喜庆给破旧不堪的南竹竿胡同113号传

递过来新春的讯息，来的客人一脸风霜，个子不

高，精瘦精瘦的，力气却很大，我现在回想起来，

他应该就是林仰峥吧。

20年的迫害让林仰峥几近崩溃，他不断

申诉，不断绝望，60岁还不到已呈老相。他的

孩子们的头总是低低的……1978年，郭沫若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科学

的春天》。这一次，林仰峥感觉到《救亡日报》

曾经的老社长终于离他近了……这一线曙光，

让他拿起刻刀创作了那幅“郭沫若与华国锋”

的版画作品，题为“春暖”。

八、绝响

过了九月，秋光四溢，我走在每天去散步的

公园里，漫不经心地观赏着由夏转秋的风景，

“林仰峥”这个名字依然盘踞在脑子里。

流光溢彩的绿荫间，潺潺不息的流水声，池

塘中慢慢凋零的荷……我坚信，在鸟语花香的

大自然里是能够产生灵感的，走着，走着，左思

右想地琢磨着……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广州老朋友，曾是珠影

厂摄影师的姚力，他因电影《心香》获金鸡奖最

佳摄影奖。我在《当代电影》杂志做编辑时，姚

力是我的作者。我想通过他找到珠影的一位第

五代导演张泽鸣，当年名噪一时的电影《绝响》

的导演。我依稀记得，一个很淡很淡的印象，多

年前张泽鸣曾经告诉过我，他早年间来过我们

家，受他的姨父林仰峥之托来给我爷爷送带的

东西，我当时好像眼前闪过一个形象，脱口而

出：“哦，是林林的弟弟小林！”

姚力听完我说的这些，有些疑惑：“从来没

听张泽鸣说过他有这么一位姨夫啊！”但是，姚

力很快帮我联系上了在法国的张泽鸣，我们马

上通了话，所有的记忆都是对的，感谢姚力，也

感谢我遗传基因里的记忆力。

张泽鸣说，对林仰峥，他一直都是叫林叔

叔，从不叫姨父。在他青春的成长期里，林叔叔

可不是如我说的那样有着一段光荣史，而是境

遇悲惨，申诉，被镇压，再申诉，再被镇压。窘迫

而潦倒的林仰峥，拿着证据为自己的平反不停

地奔走，逢人便讲是如何被冤枉的，这使他始

终不能把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形象与之联

系起来，尽管他们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看

过那幅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转载过

多次的《爸爸在工作》。

1978年底，我爷爷去广州，住在广东省委

小岛招待所休养，问题尚未解决的林仰峥带着

张泽鸣来看望过，并介绍说：“这是张碧夫的儿

子。”一说名字就知道了，他父亲是抗敌演剧四

队、五队的队员。张泽鸣当时十分惊讶我祖父

的记忆力，“多少年过去了，你爷爷还能记起从

前的部下！”刚从海南招工回珠影的张泽鸣，没

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78班”，在珠影做剧

务，我爷爷对他说：“想做导演，先学学制片是好

的。”张泽鸣来北京，到南竹竿胡同113号送东

西的那次，经过反复回忆，确定是转过年的

1979年初。

林仰峥最终得以从岭南美术出版社离休。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9月3日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全国约21万抗战老

战士、老地下工作者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林仰峥是其中一员。

这是一位16岁进入《救亡日报》，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经历过“香港大营救”的老人，晚年得到的

一生的肯定，至高的荣誉和圆满的句号。

2017年，94岁的林仰峥走到了生命的尽

头。“我记得在他弥留之际，我正好回广州，去医

院看他，他见到我，一手把我抓住，但什么话也

说不出来……至今，他那么高兴地紧紧抓住我

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心心相印的感觉，他那

么兴奋，那么喜出望外，在我和他关系中是从来

没有过的。”张泽鸣说道。

我请张泽鸣转告林仰峥的儿子，他们父亲

的这幅《夏衍像》，我们选用做了封面插图。

今年是版画家林仰峥的百岁诞辰，一切皆

为最好的安排，他的这幅作品像是一份意外的

寿礼，或者说，是另一种方式的致意！

完稿于2023年10月23日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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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中国文坛巨匠夏衍》

林仰峥作于1995年，发表于王蒙、袁鹰

主编的《忆夏公》，现藏中国美术馆


